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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升旅游者的乡村依恋之情，形成正面口碑和重游意愿，是旅游型乡村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全面振兴的重要

路径。论文以情感凝聚理论为视角，基于3个实验探讨旅游者与乡村居民之间的情感凝聚对其乡村依恋的影响，

以及地方温暖感知的中介机制和旅游者自我构念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① 旅游者感知与乡村居民间的情感凝

聚有助于提升其乡村依恋水平，旅游者感知的乡村温暖属性是这一效应的关键心理机制。② 旅游者的自我构念

类型会调节情感凝聚对其乡村温暖感知和乡村依恋的效应。具体而言，在高情感凝聚下，依赖型(vs. 独立型)自我

构念的旅游者感知到更高的乡村温暖，进而形成更高水平的乡村依恋。不同于以往研究认为地方依恋是情感凝聚

的前因，研究发现，在中国乡村旅游情境下情感凝聚可以是旅游者乡村依恋的前因。理论上，研究拓展了对情感凝

聚和地方依恋之间因果关系的认识，说明二者之间依情境可以互为因果；实践上，研究启示乡村目的地借助旅游者

与乡村居民间短暂的情感凝聚，提升旅游者的乡村依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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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2021—2023连续 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目的均为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党的二十大报告又将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繁重的任

务。可见，乡村振兴已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一项艰巨任务。诚然，依托乡村良好的自

然生态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发展旅游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要选择和支撑力量[1]。然而，当下乡村

旅游蓬勃发展的同时，部分地区亦呈现出旅游者满

意度低、重游意愿不强等消极结果，不利于旅游型

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与全面振兴。已有研究显示，对

目的地依恋程度高的旅游者，与目的地之间的情感

联结紧密，能给目的地带来丰厚的回报[2]，如停留更

长的时间[2]、花费更多的金钱[3]、传播目的地的正面

口碑[3]等。可见，提高旅游者的乡村依恋之情或可

成为旅游型乡村实现可持续性振兴的重要路径。

地方依恋是人文地理学里人—地关系的核心

概念，亦是旅游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近年连续被

列入中国旅游研究高频关键词[4]。旅游者对目的地

的依恋是人—地关系在目的地层面的嵌入，反映了

旅游者对目的地的情感联结、意义界定和接近倾向

等[5]，对形塑旅游者满意度[6]、忠诚度[7]和环境责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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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意愿[8]等旅游者积极态度和行为有重要作用。源

于此，目前研究大都聚焦于探讨旅游者目的地依恋

的后效[9]。然而，旅游者目的地依恋的前因涉及依

恋的主体——旅游者、依恋的对象——目的地及两

者交互的诸多因素，当前相关研究较为欠缺，且尚

未形成共识[9]，这使得目的地管理机构到底该如何

提高旅游者的地方依恋还缺少有效的理论指导，亟

需学界探索提升旅游者目的地依恋的原因及形成

机制。

本文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基于社会学的情感凝

聚理论，探讨旅游者乡村依恋的成因和驱动机制。

乡村旅游情境下，居民生产和生活的乡村社区成为

旅游者的消费空间，共处同一空间给旅游者和乡村

居民提供了更多互动的场景和机会，更丰富的、非

商业利益导向的主客人际互动是乡村旅游区别于

城市旅游的典型特征之一。这表明，旅游者很可能

在与乡村居民的互动中生成亲密的情感纽带，即旅

游者与乡村居民间的情感凝聚。依据非正式访谈

资料，在旅游者到访乡村缺乏与乡村之间的情感联

结、尚未形成地方依恋的情景下，旅游者在与乡村

居民互动中生成的情感凝聚，非常有助于提升其对

乡村的依恋水平。那么，这一影响的内在心理机制

是什么？访谈发现，旅游者会因感知到与目的地居

民之前的情感凝聚差异，而对乡村的地方温暖感知

存在差异，即地方温暖感知可能发挥了情感凝聚作

用于旅游者乡村依恋的内在心理机制。

基于刻板印象模型的研究认为，旅游者对目的

地的印象可分为温暖和能力2个维度[10]。基于地缘

和血缘亲缘而形成的乡村人际关系以淳朴憨厚、热

情友好、真诚善良为主要特征[11]。当旅游者置身于

这种人际交往的实践场域中，经由大量非利益导向

的主客互动与当地居民形成情感凝聚后，会感知乡

村整体上富有温暖属性，从而形成对乡村的依恋

感。此外，考虑到中国人普遍表现出依赖型自我构

念倾向[12]，且在乡村旅游中，存在大量的主客人际

互动，本文还提出旅游者的自我构念类型会调节情

感凝聚对旅游者地方温暖感知和乡村依恋的效应，

即相比独立型构念旅游者，依赖型构念旅游者的地

方温暖感知及乡村依恋水平会更显著地受到旅游

者情感凝聚的影响。这是因为依赖型自我构念的

旅游者拥有更强的归属感动机，良好的人际关系是

其自尊的来源[13]。因此，当他们感受到与目的地居

民之间的情感凝聚时，会对满足其归属感动机及自

尊需求的乡村感知更加温暖，进而产生更高的依恋

水平。

鉴于此，本文基于地理学的地方依恋理论和社

会学的情感凝聚理论，通过 3个实验探讨旅游者与

乡村居民间的情感凝聚对其乡村依恋水平的积极

效应，并揭示地方温暖感知的中介机制；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探索旅游者自我构念的调节效应。理论

上，本文将证明在中国乡村旅游情境下，旅游者与

乡村居民之间的情感凝聚有助于提升其乡村依恋

水平，丰富情感凝聚和地方依恋的研究领域，并在

旅游情境下扩大地理学中有关人际关系及人地关

系互为因果的认知；实践上，将为乡村目的地维系

并提升旅游者的依恋水平，以获取高依恋程度旅游

者的积极后效提供启示。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地方依恋

地方依恋是人文地理学、旅游学等学科关注的

重点概念，于 1983年由Shumaker[14]最早提出，被定

义为人们与其居住地之间的情感联结。虽然地方

依恋是以情感为核心的构念，但学者认同地方依恋

是一个多维概念，常用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二维结

构[15]，亦有研究增加地方情感[16]和社会联结[17]作为

地方依恋的第三和第四维度。现代旅游活动大发

展的背景下，目的地逐渐成为“地方”的特殊类型，

推动了旅游领域学者对目的地依恋的相关研究。

旅游学者将地方依恋的主体扩展到旅游者，不

再局限于当地居民对其居住地的依恋。依据居民和

旅游者与目的地之间情感联结的紧密程度，地方依

恋有不同的强度之分[18]。对目的地的依恋程度越高，

越可能对目的地形成积极的态度和行为倾向[6-9]。因

此，当前研究侧重于探讨旅游者和居民两个主体形

成目的地依恋的前因和后效。本文情境聚焦于以

旅游者为主体的目的地依恋的前因研究。这一领

域的现有研究发现，目的地熟悉程度[19]、目的地吸

引力[20]、旅游者的投入程度[21]、旅游本真性[9]等均有

助于提高旅游者的目的地依恋水平。乡村旅游领

域，亦有研究探讨了旅游者乡村依恋的成因，发现

乡村气味景观感知[22]、乡村环境认知[23]、怀旧情感[22]

等对提高旅游者的乡村依恋有正向影响。旅游者

作为目的地的消费者，对目的地的依恋之情与旅游

者在目的地构建起新的社会联系有关。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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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者在观光型目的地的主客人际互动对改善旅游

者的体验质量、建构社会联系意义重大[24-25]。乡村旅

游情境下存在丰富的主客人际互动，易于建构新的

社会联系，因此，本文推测通过和目的地居民高频、

高质量的主客互动，旅游者容易感知到与乡村居民

之间的情感凝聚，进而提升其乡村依恋水平。

1.2 情感凝聚与地方依恋

1912 年，Durkheim[26]在其著作《宗教生活的基

本形式》中首次提出情感凝聚(emotional solidarity)

的理论构念。2009年，Woosnam等[27]将情感凝聚理

论引入旅游领域，采用焦点小组访谈的定性研究，

验证了目的地居民和旅游者之间存在情感凝聚，即

彼此之间生成的一种“我们”而不是“主人与他者”

的情感知觉和纽带。之后的研究又验证了旅游者

也能感受到与目的地居民间的情感凝聚[28]。

依据 Woosnam 等 [28]的研究，从旅游者的视角

看，情感凝聚是一个包含受欢迎程度(welcoming na-

ture)、情感亲密度(emotional closeness)和同情理解

(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三维度的高阶概念。乡

村旅游情境下，受欢迎程度指乡村居民对旅游者持

有的热情好客态度，情感亲密度指旅游者与乡村居

民之间的情感亲密程度，而同情理解指的是旅游者

站在乡村居民的立场、透过当地居民的眼睛看乡

村，理解乡村[29]。当代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城镇化和

工业化进程，人们疲于经济压力而忙碌，社交特别

是不存在利益价值取向的社交被看成是时间和精

力的浪费，中国传统的熟人文化准则[11]下的真诚人

际交往不断减少，人们转而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

下培育着对自己“有用”的友情，几乎人人都能感受

到由于社会关系减少而带来的社会和情感孤独[30]。

而乡村居民在乡土逻辑的主导下，人际交往以真诚

为特征，当旅游者前往乡村旅游，乡村居民基于乡

土逻辑而生成的善良本性和传统习俗促使其对旅

游者持热情好客的欢迎态度时，这就容易使旅游者

和乡村居民之间生成情感凝聚。

现有关于情感凝聚和地方依恋关系的研究认

为，地方依恋是情感凝聚的前因变量[31-32]。然而，不

同于这些研究，本文认为，在中国乡村旅游情境下，

旅游者感知与目的地居民之间的情感凝聚可促使

其对乡村目的地产生依恋，即情感凝聚可以是地方

依恋的前因。这是由于旅游具有求新求异的特点，

喜新(目的地)厌旧(目的地)使得旅游者与目的地之

间的情感生成较困难，然而，旅游者却可能因恋上

目的地的某一细节而爱上目的地，如已有研究发

现，旅游者因喜欢目的地的某一感官体验而忠诚于

目的地[33]。这意味着，当旅游者抵达一个陌生乡村

作短暂的停留和访问时，其对乡村的地方依恋情感

难以直接生成。相反，当旅游者生成了与乡村居民

之间的情感凝聚后，旅游者可能因爱“乌”及“屋”而

提升乡村依恋水平。

这是因为，人际关系和人地关系是相互作用、

互为促进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关系[34]。关于居民家乡依恋前因的研究已验

证，地方依恋不仅受地方物理特征影响，而且与其

社会环境有关。如 2005 年学者 Sarbin[35]研究就指

出地方依恋的建构部分取决于个体对人际事件的

参与；亦有学者研究发现，地方依恋的形成与该地

贮存的人们情感和人际关系有关[36]。那么，在旅游

情境下，作为人际关系映射的情感凝聚自然也可以

成为作为人地关系映射的地方依恋的前因。另外，

情绪领域的研究也支持这一推论。因为旅游者与

乡村居民的情感凝聚是一种积极情绪，基于情绪评

价理论[37]，人们会对令其产生积极情绪的刺激物(这

里指乡村旅游目的地)有积极评价，这将有助于强

化旅游者和乡村目的地之间的情感联结，进而形成

地方依恋。

最后，高频积极的人际互动是情感凝聚的应有

之义。研究已发现，目的地的主客人际互动会导致

旅游者形成地方依恋。例如，陆一帆等[2]以乌镇游

客为对象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在中国这样

一个自古重人情关系的文化背景下，人际自我边界

具有通透性，既可扩张，亦可收缩[38]。当乡村居民

将旅游者纳入“自己人”而非“外人”的圈子，旅游者

将感知到与乡村居民的积极人际关系，易于感知到

情感凝聚，这必将对旅游者的人地(生成人际关系

的地方)关系感知产生影响，即爱“乌”及“屋”。基

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中国乡村旅游情境下，旅游

者和乡村居民之间的情感凝聚有助于提升其乡村

依恋水平。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旅游者与乡村居民间的情感凝聚正向影响

旅游者的乡村依恋水平。

1.3 地方温暖感知的中介作用

温暖和能力作为社会认知理论的两个基础概

念，用于研究人际认知中对他人的印象知觉，“温

暖”被知觉为友好的、善意的、真诚的、宽容的，等

等，是对知觉对象传递善意程度的判断，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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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知觉为高效的、智慧的、有技能的，等等，是对知

觉对象是否有能力实施其意愿的判断 [39]。已有研

究指出，温暖和能力两维度基本能解释社会知觉的

82%[40]。基于此，Fiske等[41]提出了刻板印象内容模

型，指个人对他人/群体的刻板印象是基于温暖和能

力2个维度形成的。

作为个体判断他人与群体的重要社会知觉依

据，刻板印象内容模型近年得到营销学等多个学科

的共同关注[42]，伴随拟人化认知研究的深入，对其应

用与验证已超越对他人与群体的知觉，扩展到对不

具有生命的品牌、商品、产业等的评价上[43-44]。旅游

领域的学者也利用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研究了旅游

者对目的地意象的温暖和能力感知[10]。鉴于此，本

文认为亦可使用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研究旅游者对

乡村意向的知觉。

本文认为，源于宁静、绿色、惬意的乡村生活，

及基于地缘和亲缘而形成的淳朴憨厚的乡村邻里

人际关系等典型特征，旅游者对乡村的首要感知是

温暖而非能力。在中国近年快速的城镇化背景下，

大量人们和乡村环境之间的情感联结被改变甚至

被强行割裂，给人们的社会心理带来了负面影响，

人们在心理准备滞后或不充分的情况下，面对快节

奏、竞争激烈、关系淡漠的城市化生活，温暖感缺

失。因此，本文推测旅游者应非常希望在乡村旅游

情境下重拾昔日的温暖感，确实，研究也发现乡村

旅游地被看成是“乡愁之所”“田园意境”“姆庇之

家”[45]。然而，伴随近年乡村旅游的大规模开发，部

分乡村的商业化氛围愈来愈浓，市场逻辑的入侵使

得传统的乡村温暖氛围逐渐消弥。特别是因旅游

开发而加大乡村居民贫富差距等一系列社会矛盾

的产生，使得乡村文化出现变迁，部分乡村居民对

外来旅游者的态度愈来愈冷漠，乡村旅游的“乡愁

之所”逐渐变得名不符实[45]。

已有研究显示，接待业温暖感产生的基础是服

务人员与顾客的人际接触与互动[46]，基于此，本文

认为当目的地居民将热情、友好、真诚、善良等情感

投入到与旅游者的互动过程中，使旅游者感知到与

乡村居民之间的情感凝聚时，这种情感体验将成为

旅游者感知乡村温暖的重要来源。而感知温暖的

乡村很容易使旅游者在与乡村分离时恋恋不舍，产

生分离焦虑，而归家后亦对乡村念念不忘，希望重

访，即感知温暖有助于进一步强化旅游者和乡村之

间的人地关系联结，提升旅游者的乡村依恋水平。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旅游者感知地方温暖在旅游者与乡村居

民间的情感凝聚与旅游者乡村依恋之间发挥中介

作用。

1.4 自我构念的调节作用

人无法脱离他人而存在，人是“社会人”。自我

构念反映了个体在社会环境中如何理解自我与他

人之间的关系 [47]。依据个体看待自己和他人关系

的方式差异，自我构念被分为独立型自我和依赖型

自我 [47]。自我构念是个体在社会和文化长期影响

下习得的一种个人特质 [48]，具有稳定的个体间差

异。如中国文化是重人际关系价值的东方文化，要

求人与人之间保持相互的联系与依赖，因此，中国

人普遍表现为依赖型自我构念倾向；但随着改革开

放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盛行，持独立自我构念的

人群亦不断增加[49]。研究显示，个体的自我构念系

统并非一个稳定不变的实体，个体的自我构念亦可

随情境即时建构[49]，这为通过操纵个体的自我构念

检验自我构念对个体认知、情感和行为的影响提供

了依据。

自我构念影响个体的认知和行为[13]：独立型自

我的个体追求独立和独特性，归属动机较弱，不太

在意自己与他人或群体的关系；而依赖型自我构念

的个体归属感动机较强，希望与他人保持和谐的关

系 [13]。基于独立型自我和依赖型自我归属感动机

强度差异及对人际关系关注的差异，本文认为，自

我构念能调节旅游者情感凝聚对其地方温暖感知

和地方依恋的效应，即相比独立型自我构念的旅游

者，依赖型自我构念旅游者拥有更强的归属感动

机，更在意自己与他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建构，良好的

人际关系是其自尊的来源。因此，当其感受到与目

的地居民之间的情感凝聚时，其归属感动机和自尊

需求得到了满足，会对使其归属感动机和自尊需求

得到满足的乡村感知更温暖，进而产生更高程度的

乡村依恋水平。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a：旅游者的自我构念调节了情感凝聚对其

地方温暖感知的效应，即情感凝聚对地方温暖的效

应在依赖构念者(vs. 独立构念者)中更强。

H3b：旅游者的自我构念调节了情感凝聚对其

乡村依恋的效应，即情感凝聚对地方依恋的效应在

依赖构念者(vs. 独立构念者)中更强。

基于上述分析，得出本文的理论分析模型，如

图 1 所示。拟设计 3 个实验对此理论模型进行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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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验1初步验证模型的主效应和中介效应；实验

2在更贴近乡村旅游实践的情景下，对模型的主效

应和中介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实验 3检验模型的

调节效应(表1)。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当前乡村客

源市场以结伴游、家庭游为主体，因此，3个实验设

计的情景均为结伴游或家庭游。同时，为进一步说

明本研究的实践意义，对经过前人研究验证的地方

依恋的后效变量在本研究情境下进行复验。具体

而言，考虑到乡村旅游供给主体多样，且大多乡村

缺少充足的资金进行市场营销推介，因此，旅游者

的重游和口碑推荐意愿对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意义重大，且互联网的普及使得越来越多的旅游者

会受电子口碑特别是微信朋友圈信息的影响选择

到乡村旅游，即电子口碑意愿亦对乡村旅游的可持

续影响较大，因此，本文选取重游意愿、口碑和电子

口碑为旅游者乡村依恋的后效变量，在不同的实验

情景下进行验证。

2 情感凝聚影响旅游者乡村依恋的主
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验证本研究的主效应和中介效应，即旅游

者的情感凝聚对其乡村依恋有正向影响，且这一效

应是由乡村温暖感知中介的。采取单因素组间实

验设计(情感凝聚：高 vs.低)，直接测量被试的乡村

依恋和乡村温暖感知水平，乡村依恋的下游实践变

量选择测量旅游者的重游意愿和口碑推荐意愿。

2.1 前测：操纵自变量的实验材料

为确保自变量操纵的有效性，在正式实验前，

对启动高或低情感凝聚水平的实验材料进行前

测。两组实验材料的编写主要依据Woosnam等[28]

开发的旅游者情感凝聚测量量表，在乡村旅游情境

下从受欢迎程度、情感亲密度和同情理解 3个维度

启动。

前测共招募到 134 名某高校大学生 (男性

23.9%；平均年龄 M 年龄=20.75 岁，方差 SD=2.88)参

与，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两组中的一组，阅读情感凝

聚启动材料①，然后完成与实验材料中情景密切相

关的注意力检测题，加强操纵效果；最后填写情感

凝聚测量量表和人口统计信息。情感凝聚量表的

测量题项参考Woosnam等[28]的7点式李克特成熟量

表，依据本研究情境进行微调。单因素方差分析结

果显示，对于情感凝聚(测量题项的 Cronbach's α=

0.85)水平的感知，高情感凝聚组(样本量N=59)显著

高于低情感凝聚组(N=75)(情感凝聚平均值 M 高=

5.38 vs M 低=4.74；F(1, 132)=24.317，P＜0.001)，性别

对情感凝聚的感知无显著差异(F(1, 132)=0.265，P=

0.608)，实验材料符合操纵检验要求。因此，在下面

的实验中均采用同样的情感凝聚启动材料。

2.2 主实验：主效应和中介效应的初步验证

实验目的：实验1以大学生游客群体为对象，研

究目的之一是初步验证理论模型的主效应和中介

效应，即游客感知与乡村居民之间的情感凝聚会增

强其乡村依恋之情，这一效应源于游客感知到了更

① 两组阅读材料如下。高情感凝聚组：“想象一下：你五一假期和同学去G村自助旅游，这里民风淳朴，环境优美。你们住在当地人经营的民

宿里，体验很好，和老板成了朋友。和当地人攀谈时，他们非常友好，热情地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告诉你们哪里好玩、好吃等；而且居民表

达感激你们的到来，表示他们要做好主人，保护好G村的环境和民风，让你们来了不后悔；你们还从当地人那里买了土特产，他们非常开

心，感激你们，欢迎你们下次再来。整个旅游中，你觉得和当地居民之间很平等，能很好地理解对方。总体而言，你觉得这次旅游体验很

棒！”低情感凝聚组：“想象一下：你五一假期和同学一起去G村自助旅游，这里民风淳朴，环境优美。你们住的民宿整体体验很好。和当地

人攀谈时，他们提供给了你们哪里好玩等有用信息。你们还从当地人那里买了一些土特产。总体而言，你觉得这次旅游体验很棒！”

图1 理论模型

Fig.1 Theoretical model

表1 研究设计概览

Tab.1 Overview of the experiments

序号

1

2

3

假设

H1、H2

H1、H2

H3a、H3b

研究目的

验证模型的主效应和中介效应

验证主效应和中介效应的稳健性

验证自我构念的调节效应

实验设计

单因素组间(情感凝聚：高vs.低)

单因素组间(情感凝聚：高vs.低)

双因素组间2(情感凝聚：高vs.低)×2(自我

构念：独立vs.依赖)

实验情景

G村同学结伴过夜游

旅游小镇家庭一日游

W村家庭过夜游，社会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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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乡村温暖水平；研究目的之二是检验理论假设

对重游意愿及口碑意愿2个下游实践变量的影响。

采用单因素组间实验设计，以情感凝聚为自变

量，分高、低 2个水平。通过问卷星平台，在国内某

高校招募有过乡村旅游体验经历的大学生参与，没

有乡村旅游体验经历及没有通过注意力检测被系

统自动拒绝，并采取连续极值/连续同值的筛选规

则，最终获得 143 份有效样本 (男性 28%；M 年 龄=

20.10岁，SD=1.60)。

实验对象被随机分配到高或低情感凝聚组。

被试首先阅读前测中的情感凝聚启动材料，并想象

自已置于材料中的情景；然后按顺序完成地方依

恋、地方温暖感知、重游意愿和口碑推荐意愿的测

量；最后被试回答情感凝聚操纵检查量表和人口统

计信息。地方依恋的测量题项改编自已有研究[15]，

有5个题项：“你对G村有强烈的好感”“相比去其他

类似村子旅游，G村能给你带来更大的满足”“与相

似村子相比，G村是最好的去处”“你对G村有强烈

的认同感”“你感觉G村仿佛是自己的一部分”。地

方温暖感知的测量题项改编自 Jha等[50]的研究，有4

个题项：“G村是一个让人感觉宽容的地方”“G村是

一个让人感觉温暖的地方”“G 村是一个让人感觉

善良的地方”“G村是一个让人感觉真诚的地方”。

下游实践变量分别采用一个题项进行测量，重游意

愿采用“你愿意下次再去G村游玩”测量，口碑推荐

意愿采用“你愿意推荐身边的亲朋好友到 G 村游

玩”测量。情感凝聚的测量与前测的测量量表一

致。所有量表的测量题项均采用7点式李克特量表

设计。

2.3 结果分析

(1) 自变量操纵检查。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两

组的情感凝聚(Cronbach's α=0.90)感知水平存在显

著差异(M 高=5.30 vs M 低=4.80；F(1, 141)=12.024，P=

0.001)，自变量操纵成功。

(2) 因变量检验。对因变量地方依恋(测量题项

的Cronbach's α=0.89)的单因素方差检验结果显示，

高情感凝聚组的地方依恋水平显著高于低情感凝聚

组(地方依恋平均值M高=5.10 vs M低=4.32；F(1, 141)=

24.644，P＜0.001)，性别对地方依恋的影响不显著

(F(1, 141)=0.204，P=0.652)，年龄对地方依恋的影响

亦不显著(F(6, 133)=0.763，P=0.650)。后续分析均

控制了样本的性别与年龄，分析结果均显示性别和

年龄的影响不显著。

(3) 中介效应检验。对中介变量地方温暖感知

(测量题项的Cronbach's α=0.95)的单因素方差检验

结果显示，高情感凝聚组的地方温暖感知显著高于

低情感凝聚组(地方温暖平均值 M 高=5.69 vs M 低=

5.01；F(1, 141) =21.896，P＜0.001)。 然 后 采 用

Hayes[51] 的 PROCESS 3.4.1 进 行 中 介 效 应 检 验

(Model 4，重复抽样 n=5000)，结果见表 2，情感凝聚

作用于地方温暖的路径显著(b=0.717，SE=0.063，

LLCI=0.593，ULCI=0.841)，情感凝聚作用于地方依

恋的路径中，直接效应(b=0.492，SE=0.093，LLCI=

0.307，ULCI=0.676) 和 间 接 效 应 (b=0.277，SE=

0.069，LLCI=0.145，ULCI=0.414)均显著，说明地方

温暖感知在情感凝聚作用于地方依恋的路径中发

挥部分中介作用。

(4) 下游实践变量检验。对下游实践变量的单

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重游意愿(重游意愿均值

M 高=5.73 vs M 低=4.80；F(1, 141)=22.134，P＜0.001)

和口碑推荐意愿(口碑推荐意愿均值 M 高=5.80 vs

M 低=5.17；F(1, 141)=15.383，P＜0.001)在情感凝聚

高低组均有显著差异。

2.4 实验讨论

实验 1以同学结伴在乡村过夜游为情景，发现

乡村旅游情境下旅游者的情感凝聚增强了其乡村

依恋水平，且乡村温暖感知在情感凝聚与乡村依恋

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这一结果初步验证了H1和

H2。但学生结伴游不是乡村旅游的主力军，因此，

在下面的研究中，以家庭游为情景，继续招募乡村

游的学生参与实验，进一步验证本文理论模型的稳

健性。

3 主效应和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3.1 实验设计及实验过程

实验2以旅游小镇的家庭一日游为情景进一步

表2 地方温暖的中介效应回归输出结果

Tab.2 Results of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place warmth

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情感凝聚→地方温暖

b

0.717***

SE

0.063

LLCI

0.593

ULCI

0.841

情感凝聚→地方温暖

→地方依恋

b

0.492***

0.277***

SE

0.093

0.069

LLCI

0.307

0.145

ULCI

0.676

0.414

注：b为路径系数，SE为标准误，LLCI、ULCI分别为置信区间

的最低限和最高限。下同。

1628



第8期 周晓丽 等：旅游者与乡村居民间的情感凝聚对旅游者乡村依恋的影响研究

检验理论模型的稳健性。本实验情景设计出于以

下考虑：一是当前乡村旅游主要是近郊家庭游形

式，二是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多数游客去往乡村

旅游都是当日往返，三是越来越多的乡村依托特色

产业采取旅游小镇的方式发展乡村旅游。实验招

募有过乡村旅游体验经历的大学生参与，最终获得

有效样本 137 份 (男性 35%；M 年 龄 =19.47 岁，SD=

1.09)。

实验 2继续采用单因素组间实验设计(情感凝

聚：高 vs.低)。考虑到旅游者会受电子口碑特别是

微信朋友圈信息的影响选择到乡村旅游，因此我们

将乡村依恋的下游实践变量更改为电子口碑意愿。

被试在线下被随机分配到高或低情感凝聚组，

首先进行类似实验 1前测的情感凝聚情景想象：不

同之处是将实验 1前测中的“你五一假期和同学去

G村自助旅游”改成“你周末和家人去附近的X旅

游小镇游玩”，且删除了“你们住在当地人经营的民

宿里”这一表述。被试阅读完情感凝聚的启动材料

后，按顺序回答了地方依恋和地方温暖感知的测量

量表(同实验1)，然后回答电子口碑意愿的一个7点

式题项，即“您愿意在网络社区及朋友圈分享您在

X小镇的旅游见闻”。最后进行情感凝聚的操纵检

查，并收集人口统计数据(同实验1)。

3.2 结果分析

自变量的操纵检查结果显示，高低两组的情感

凝聚感知水平存在显著差异(M 高=5.15 vs M 低=4.82；

F(1, 135)=5.874，P=0.01)，自变量操纵成功。对因

变量地方依恋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高情感

凝聚组的地方依恋水平显著高于低情感凝聚组(M 高

=4.91 vs M 低=4.31；F(1, 135)=15.707，P＜0.001)。对

下游实践变量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电子口

碑推荐意愿 (M 高 =5.72 vs M 低 =5.14；F(1, 135) =

7.624，P=0.007)在情感凝聚高低组有显著差异。对

中介变量地方温暖感知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亦

显示，高情感凝聚组的地方温暖感知显著高于低情

感凝聚组(M 高=5.65 vs M 低=5.20；F(1, 135)=10.266，

P=0.002)。使用 Hayes[51]的 PROCESS 3.4.1 进行中

介效应检验(Model 4，n=5000)，结果显示，乡村温暖

感知的中介效应显著(b=0.2975，SE=0.0630，LLCI=

0.1804，ULCI=0.4271)，控制中介变量后，情感凝聚

对旅游者乡村依恋的影响依然显著(b=0.5599, SE=

0.0854，LLCI=0.3909，ULCI=0.7288)。

3.3 实验讨论

实验2在更为普遍的乡村家庭游情景中对模型

的主效应和中介效应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再次验证

了乡村旅游情境下情感凝聚对旅游者乡村依恋的

主效应及乡村温暖感知的中介效应。然而，在情感

凝聚的作用下，旅游者的不同特质是否影响其对乡

村的温暖感知和地方依恋水平呢？针对此，下面设

计了 2×2组间实验检验乡村旅游者自我构念的调

节效应。

4 自我构念的调节效应检验

4.1 实验设计及实验过程

为了验证自我构念的调节效应，实验 3 采用 2

(情感凝聚：高 vs.低)×2(自我构念：独立 vs.依赖)的

组间实验设计，检验乡村旅游者自我构念特征对其

乡村温暖感知和地方依恋的调节效应。

借鉴已有研究[52]，前测采取数代词的方式启动

被试的自我构念，被试先阅读一段《独自去乡村旅

行》(《结伴去乡村旅行》)的文字②，然后再次呈现同

一段文字，让被试用填空的方式回答段落中“我”及

“我的”(“我们”及“我们的”)出现的次数，最后使用

由12个题项组成的7点式量表[49,53]测量被试独立自

我和依赖自我的得分。结果发现，自我构念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83，启动被试的独立自我构

念时，被试对独立自我构念量表的评分显著高于对

依赖自我构念量表的评分(平均值 M 独立=5.14 vs

M 依赖=4.32；t=6.661，P<0.001)；而启动被试的依赖型

② 两段阅读材料如下。《独自去乡村旅游》：“驾驶着心爱的汽车，我独自来到W村旅游。初到这里，我享受着乡村清新的空气，优美的环境

……走在乡间的田野里，我望着一望无际的碧绿麦田和远处此起彼伏的山脉，仿佛与自然融为一体！此刻，我远离了城市的喧嚣与热闹，

世界如此安静。我忘却了工作，忘却了学习，只与我自己内心相处。索性自在地享受这一切，就让我此刻忘记一切烦恼和忧愁，慢下来，静

下来，享受乡村的宁静，享受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没有比这更美好，让我独享这幸福时光！”《结伴去乡村旅游》：“驾驶着心爱的汽车，

我们结伴来到W村旅游。初到这里，我们享受着乡村清新的空气，优美的环境……走在乡间的田野里，我们望着一望无际的碧绿麦田和

远处此起彼伏的山脉，与自然融为一体！此刻，我们远离了城市的喧嚣与热闹，世界如此安静。我们忘却了工作，忘却了学习，只与我们彼

此相处。索性自在地享受这一切，就让我们此刻忘记一切烦恼和忧愁，慢下来，静下来，享受乡村的宁静，享受大自然里的一切……没有比

这更美好，让我们结伴的幸福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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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构念时，被试对依赖自我构念量表的评分显著

高于对独立自我构念量表的评分 (M 独立=4.31 vs

M 依赖=5.16；t=-6.54，P<0.001)。据此，可确定自我构

念的启动方式有效。

正式实验在线下招募有乡村旅游经历的社会

人士参与，被试被随机分配到4组中的一组。首先，

被试阅读与前测一致的《独自去乡村旅行》(《结伴

去乡村旅行》)文字，启动被试的自我构念倾向；随

后被试阅读与实验 1 前测类似的情感凝聚启动材

料，不同的是将实验1前测中的“你五一假期和同学

去G村自助旅游”改成“你周末和家人去附近的W

村游玩”；最后被试完成包含地方依恋和地方温暖

量表的问卷。正式实验总计收回样本 262份，删除

未通过注意力检测的样本后，保留有效样本 242份

(男性 39%；未婚 48.8%；M 年龄=29.87岁，SD=11.11)，

其中独立自我与低情感凝聚组73个样本，独立自我

与高情感凝聚组60个样本，依赖自我与低情感凝聚

组55个样本，依赖自我与高情感凝聚组54个样本。

4.2 实验结果分析

对因变量地方依恋的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

图2所示，情感凝聚的主效应显著(地方依恋平均值

M 高=5.64 vs M 低=4.50；F(1, 238)=57.166，P<0.001)，

自我构念的主效应不显著，情感凝聚与自我构念的

交互效应在 0.1 的水平下显著(F(1, 238)=2.87，P=

0.092)。对中介变量地方温暖的双因素方差分析结

果如图3所示，情感凝聚的主效应显著(地方温暖平

均值 M 高 =5.71 vs M 低 =4.93；F(1, 238)=27.224，P<

0.001)，自我构念的主效应不显著，情感凝聚与自我

构念的交互效应在 0.01 的水平下显著(F(1, 238)=

9.248，P=0.003)。事后分析发现，尽管依赖构念者

和独立构念者在高低情感凝聚条件下对地方依恋

和地方温暖感知都有显著的差异，但是依赖构念者

(vs. 独立构念者)的差异更显著。

使用 SPSS宏中的PROCESS 3.4.1对有调节的

中介效应模型进行 95%置信区间检验(Model 8，n=

5000)，结果见表 3。可见，情感凝聚对地方温暖的

效应值在独立自我构念 (b=0.5537，LLCI=0.4409，

ULCI=0.6666，不包含 0)组显著低于依赖自我构念

组 (b=0.8343，LLCI=0.7283，ULCI=0.9404，不包含

0)。同理，情感凝聚对地方依恋的间接效应值在独

立 自 我 构 念 (b=0.3239，LLCI=0.2200，ULCI=

0.4301，不包含 0)组显著低于依赖自我构念组(b=

0.4880，LLCI=0.3883，ULCI=0.5918，不包含 0)，自

我构念调节了旅游者情感凝聚对其地方温暖感知

和乡村依恋的效应，假设H3a、H3b成立。

4.3 实验讨论

实验3检验了乡村旅游者自我构念特征对其乡

村温暖感知和乡村依恋的调节机制。独立自我构

图2 自我构念与情感凝聚交互对地方依恋的影响

Fig.2 Influenc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elf-construal and

emotional solidarity on place attachment

图3 自我构念与情感凝聚交互对地方温暖的影响

Fig.3 Influenc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elf-construal and

emotional solidarity on place warmth

表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回归模型结果

Tab.3 Results of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 model

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自我构念

独立自我

依赖自我

独立自我

依赖自我

情感凝聚→地方温暖

b

0.5537***

0.8343***

SE

0.0573

0.0538

LLCI

0.4409

0.7283

ULCI

0.6666

0.9404

情感凝聚→地方温暖→地方依恋

b

0.4150***

0.2700***

0.3239***

0.4880***

SE

0.0491

0.0554

0.0540

0.0518

LLCI

0.3183

0.1608

0.2200

0.3883

ULCI

0.5118

0.3792

0.4301

0.5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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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旅游者对乡村温暖的感知和乡村依恋程度在

高情感凝聚组略高于低情感凝聚组，而依赖自我构

念的旅游者对乡村温暖的感知和乡村依恋程度在

高情感凝聚组显著高于低情感凝聚组。这是由于，

独立自我构念的旅游者归属感动机较弱，不太在乎

自己和他人之间人际关系的构建，因此，其对乡村

温暖的感知和乡村依恋的程度受情感凝聚的影响

程度较低；而依赖自我构念的旅游者归属感动机较

强，更加关注与他人之间人际关系的构建，因此，其

对乡村温暖的感知和乡村依恋的程度会更显著地

受到情感凝聚的影响。

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提高旅游者的乡村依恋能有效助力旅游型乡

村的可持续发展与全面振兴。在中国乡村旅游情

境下，旅游者会像之前研究的那样，源于乡村依恋

情结生成和居民之间的情感凝聚[31-32]，还是因和居

民之间生成了情感凝聚而恋上乡村？人地关系和

人际关系之间的复杂交互影响使得探讨中国乡村

旅游情境下，以旅游者为关注对象时情感凝聚和地

方依恋之间的因果关系成为本文研究的关注点。

采用3个实验揭示了乡村旅游者与居民之间的情感

凝聚对旅游者乡村依恋的影响，并检验了乡村温暖

感知的中介效应和旅游者自我构念的调节效应。

结果发现：① 乡村旅游情境下，旅游者感知和乡村

居民之间的情感凝聚有助于提升其乡村依恋水平，

验证了以旅游者为对象时，“爱上一个人恋上一个

村”效应的存在，与前期非正式访谈所获结果一致；

② 旅游者感知乡村温暖的提升是情感凝聚作用于

其乡村依恋的关键心理机制；③ 旅游者的自我构念

类型会调节情感凝聚对其乡村温暖感知和乡村依

恋程度的影响，即相比独立型自我构念的旅游者，

依赖型自我构念旅游者的乡村温暖感知和乡村依

恋程度会更显著地受到其与乡村居民之间情感凝

聚的影响。

5.2 理论贡献

综上，本文的理论贡献表现在以下方面：

(1) 不同于以往一般旅游情境下，西方学者认

为旅游者地方依恋是促成其与目的地居民情感凝

聚的前因[31-32]，本文在中国乡村旅游情境下，发现旅

游者感知与乡村居民间的情感凝聚是其乡村依恋

的前因。究其原因，本文认为是由于中西方文化差

异，西方文化情境盛行个人主义，游客对新人际关

系构建的关注要小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关注，因

此，旅游者可能会先恋地，继而生成与目的地居民

之间的情感凝聚；然而，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

目的地作为喜新厌旧旅游者访问的陌生地理单位，

旅游者因恋上目的地而生成与居民之间情感凝聚

的可能性要小于因人际关系生成而提高恋地情结

的可能性。本文着眼于探讨旅游情境下不同文化

背景里不同主体人际关系和人地关系之间的因果

关系，验证了旅游情境下人际关系和人地关系之间

的因果关系因情境存在差异，与已有研究[33-35]一起

证实地理学中人际关系和人地关系互为因果的关

系在旅游情境下依然成立，丰富了旅游情境下关于

情感凝聚和地方依恋两个重要理论构念之间因果

关系的认识，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议题。

(2) 本文通过揭示乡村温暖感知是旅游者感知

情感凝聚影响其地方依恋的心理机制，发现了地方

温暖感知是形成旅游者地方依恋的重要机制，这启

示乡村旅游开发必须重视保护好乡村的温暖属性

要素。市场主导逻辑下对市场法则与个体竞争的

过分强调[54]，导致人被物质经济割裂成了孤零零的

个体，人际关系淡漠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通病，本文

启示乡村旅游开发保留乡村温暖属性，对弘扬与传

承中华乡村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3) 本文亦验证了相对于独立型构念者，依赖

型构念的旅游者更易因“爱上一个人而恋上一个

村”，原因在于依赖型构念的旅游者有更高的归属

感动机[15]，他们在与乡村居民形成情感凝聚后能感

知到更高的地方温暖，形成更高水平的地方依恋。

中国属于互依的集体主义文化[54]，中国人以依赖型

自我构念为主，因此，中国的乡村旅游开发更需要

保留乡村的人际温暖环境。在中国乡村旅游情境

下发现的自我构念对情感凝聚与地方依恋之间效

应的调节丰富了自我构念领域的相关研究。

5.3 实践启示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为乡村目的地政府和管理

者提出以下提升旅游者乡村依恋水平的建议：

首先，乡村目的地政府及管理者要重视利用旅

游者的情感凝聚提升其乡村依恋水平。目的地管

理者要强化基于乡土逻辑[54]对乡村居民和乡村旅

游从业者进行教育和培训，教育其保持善良的本性

和乐于助人的人格特点，让其在和旅游者的交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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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友好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使旅游者感受到

与目的地居民之间的高情感凝聚，从而提升旅游者

的乡村依恋水平，并提升乡村居民的传统文化自

信；同时，在重要客源地的营销活动中，突出乡村居

民热情好客特质的传播。

其次，乡村目的地政府及管理者应在重要客源

市场的营销中主动打造乡村温暖意向，在乡村旅游

规划和发展中重视保留乡村物质环境的温暖属性

要素，同时教育培训乡村居民和乡村旅游从业者为

旅游者提供暖心服务。中国快速的城镇化和市场

化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关系淡漠的城市

里，人们的温暖感非常缺失[30]，而中国文化是非常

关注温暖感的文化情境，乡村温暖意向的打造将有

助于乡村吸引城市居民前往，同时，旅游者在乡村

旅游中感受的乡村温暖属性将有助于治愈人们因

在城市里生活而患上的人际冷漠、功利化心态重等

城市病，对旅游者的身心恢复及幸福感提升都有显

著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温暖感知有助于提

升旅游者的乡村依恋水平，而旅游者对不同乡村的

温暖感知存在差异，这启示乡村目的地在旅游发展

过程中不能因过度商业化而让旅游者感觉“失温”。

最后，乡村目的地管理者要重视利用旅游者的

自我构念类型，提高旅游者的乡村依恋水平。中国

文化属于互依的集体主义文化，依赖型自我构念的

旅游者居多，归属感动机较强，且研究证实了旅游

者的自我构念类型可随情境即时建构[49]，如每逢中

国农历春节、中秋节等重视亲友团聚的传统节日，

人们的依赖型自我构念凸显[49]，归属感动机加强，

同时，家庭游或其他结伴游的旅游者依赖型自我构

念更明显，因此，乡村目的地管理者需要在中国传

统节日对乡村旅游情境进行针对性布局，凸显乡村

的温暖属性要素，同时对接待的家庭旅游者或其他

结伴旅游者，通过培训增强乡村居民的热情好客、

真诚人际交往意识，营造乡村目的地的温暖氛围，

提高旅游者的乡村依恋水平。

5.4 不足与研究展望

本文采用实验法研究了乡村旅游者感知情感

凝聚对其乡村依恋的影响及其机制，但仍存在一些

不足，有待进一步探讨。首先，已有研究验证了旅

游情境下，旅游者的地方依恋可以促进其与目的地

居民之间的情感凝聚，本研究在中国乡村旅游情境

下，验证了旅游者与乡村居民之间的情感凝聚有助

于提升其乡村依恋水平，但在中国乡村旅游情境

下，旅游者的乡村依恋是否亦有助于提高其和乡村

居民之间的情感凝聚值得后续研究检验，从而证实

地方依恋和情感凝聚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是否因

情境存在差异。其次，未来可以采用多种研究方法

进一步验证本研究构建的理论模型。再者，本研究

虽然验证了乡村温暖感知在解析旅游者情感凝聚

影响乡村依恋路径中的心理机制，但是否还存在其

他心理机制仍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探讨。最后，本研

究验证了乡村旅游者自我构念类型对情感凝聚作

用于乡村温暖感知和乡村依恋程度的调节效应，但

是中国乡村众多，不同地域的乡村具有不同的景观

特色和人文环境，这些差异是否会调节情感凝聚对

旅游者乡村温暖的感知和乡村依恋的程度尚不明

晰，未来可进一步研究乡村地域文化类型、景观类

型等可能的调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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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improving visitors' attachment to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th for rural area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revitalizat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visitors' place attachmen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rural tourism.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of emotional solidarity and place attachment, perception of place warmth

was considere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for the effect of emotional solidarity on visitors' place attachment to

rural destinations. Specifically, we hypothesized that: 1) visitors will show higher place attachment to rural areas

when they perceive high emotional solidarity with the local residents (H1); 2) such an effect is mediated by

higher perception of place warmth (H2); and 3) the effects of emotional solidarity on visitors' place attachment

and place warmth will be mediated by visitors' self-construal. Compared with 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 visitors,

the perception of place warmth and rural attachment are mor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emotional solidarity

between interdependent self- construal visitors and rural residents (H3a and H3b). Three separate scenario

imagination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to test the aforementioned hypotheses. Results from these experiments

supported all hypotheses across scenarios.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ourism scholarship by expand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mportant constructs of emotional solidarity and place

attachment. We concluded that there exists a two-way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solidarity and place

attachment depending on scenarios and subjects. This study also provide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rural

destinations to improve visitors' attachment to the countryside with the help of emotional solidarity and rural

warmth attributes.

Keywords: rural tourism; emotional solidarity; perception of rural warmth; self-construal; place atta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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